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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书 写 与 现 实 观 照
———评李思纯长篇小说《蚕门》

叶松铖

《蚕门》是安康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
收获，或者可以这样认为，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填补
了安康工业题材创作一个时期以来的空白。 《蚕门》在
相对有限的时空内， 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激情飞扬的现
实图景 ，而在历史的语境中 ，作者保持了一种淡定 、从
容的叙事节奏，历史的书写与现实的观照，基本上实现
了互融、互补的依存关系。 更进一步说，作者对历史的
回望，是建立在现实的审视上的，因此书写便赋予了一
种对过往岁月的感怀情愫， 这种感怀情愫既观照了现
实，也拷问了灵魂。 因此，《蚕门》将拉近的历史，于现实
的镜像中，物事和人事依次还原，在跨越两个世纪的链
接点上，生命找到了燃放的意义，而这种意义的价值是
绝对的超越物质的。

一

《蚕门》所书写的这段历史，是现实的历史，它具有深
刻的两重性，一是它将已经过去的那段岁月，进行艺术的
还原，还原是高度的现实的还原，现实的本来味道，通过
人物命运走向和血脉迁延，我们看到，历史其实渐渐与现
实叠合，但它并不显得模糊或者单一，相反它成了撑扶现
实的有力臂膀； 二是历史与现实的续接， 使我们在回望
中，对历史的认知清晰而不至于隔膜。 那些逐渐退去的人
物，他们的谢幕，虽是一段历史的结束，但却又预示着一
段新的历史的开篇和启航。 在这里， 历史是具有使命感
的， 小说的着力点放在江城缫丝厂， 而它所演绎出的故
事，不是简单的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一座城、一个厂、一
群人，他们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形成了血与肉的胶结，这
种胶结，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显然是高于人性的，他们托
起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还有责任和担当。

《蚕门》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它所裁剪的只是一角，
这一角看似狭小，但在一个波谲云诡的时空里，它拓展出
了一种认知上的宽度。 江城是小说生发、延伸的环境，作
家的聚焦点放在两个地方：江城缫丝厂和丝银堡，而与小
说相关的外延部分，只能算是枝蔓。 聚焦点放在江城缫丝
厂和丝银堡，这不单是工业和农业的两条线，作为江城最
大的工业企业的缫丝厂，它的蚕桑供给的源头在农村，这
是发展中的依附关系。

小说中的江城缫丝厂和丝银堡，我们说它是两条线，
不如说是作者预设的两个情境， 这两个情境关乎着整部
小说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性格的深化以及情感发展的
合理性，同时，这两个情境，它又是广阔的复杂的社会环
境中的一隅，因此，它不但与人物命运、世俗烟火相牵绊，
更与一个时代发展、社会变迁息息相关。 说到底，这两个
情境，是八十年代初期到九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状貌的
一个基本缩影。 作者紧紧扣住这两个情境，合理地衍生出
符合生活逻辑的情节和细节。 江城缫丝厂是大环境中的
大情境，如果我们说它是一条线，那这条线则是粗壮的，
也是有力的；丝银堡是大环境中的小情景，这条线虽显得
纤弱，但却始终贯穿如一，它作为大情境中一个附属的情
境，既有依附性又有独立性。

二

两个情境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方文贺 、 杨宝根 ，
他们虽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情境， 但他们之间却有着难
以割舍的物质和精神的交集。 作为江城缫丝厂厂长的
方文贺与作为丝银堡最大的养蚕户的杨宝根 ， 在物质
的层面，他们相互依赖：丝厂红火，则茧价稳定，蚕农就
有盼头，生活就有希望。 这样看来，以杨宝根为代表的
养蚕户，他们与江城缫丝厂就不只是简单的供求关系 、
买卖关系，缫丝厂的兴旺与否，直接波及每个蚕农对生
活愿景的希望。 小说在对两个不同情境的描绘中，物质
的层面 ，或者说利益的层面 ，只是表象 ，而精神层面的
揭示，才是作者真正要表现的主旨。 当然精神层面的东
西是不可触摸的，但在小说中，我们却能深切地感受到
这种精神层面所产生的驱动力，它在方文贺、杨宝根的

身上正一点点被激活出来：
先说说方文贺吧，他的身上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他的性格有点中性，我们可以看出，道德对他的绑缚，使
他在行为上、情感上、处事待人上，都力求中规中矩，他像
一个苦行僧一样自律，情感上虽偶有微澜，但很快被理智
扼制。 他的无私、倔强，任劳任怨的品格，显然带有那个时
代的精神走向。 方文贺既是一个创业者、奋斗者，也是一
个末路的英雄。 他见证了江城缫丝厂的兴盛和衰败，他爱
着也痛着，多少年来，他以厂为荣、以厂为家，这绝不是一
句空洞的口号，对于他们那一代人而言，这其实就是一种
行为准则，是真正的无怨无悔的付出，他们中的很多人为
此牺牲了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 方文贺是这群人中的代
表，他从创业者、奋斗者，最后沦为末路英雄，这是时代对
他的选择，也是所有企业的命运使然。 从发展的视角看，
国有企业改制，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过度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它承载着芸芸众生的喜怒哀
乐，当然，也承载着无数奋斗者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小说
很好地表现了这段历史的过程， 方文贺虽说是这段历史
过程中的末路英雄， 但他却不是以悲剧的形式为自己画
上了人生的句号，而恰恰是在历史转折的节点上，他清醒
过来，并成为企业改制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也许是对他寄
望太高，人物刻画上反而谨慎有余松弛不足，笔力稍显拘
谨，没有完全放开，给人四平八稳的感觉。 方文贺的个性
中缺少内在的力的冲撞，如情感方面的犹豫不决、丝厂关
停上的矛盾与痛苦……他的内心少了一种深度的解读。
当然，情节发展到后面，作者的文笔愈发通畅，人物性格
的松弛感有所增强，可以说是一路向好。 如，丝厂职工被
人煽动、利用，几百人围堵政府机关，关键时刻，方文贺带
病赶来为政府解围，他对销售科长老吴的那一通骂，既让
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感到痛快淋漓：

厂里哪点亏了你？ 你一把年纪了，跟着别人一起干缺
德事， 祸害这么一厂的兄弟姐妹不说， 还在背后煽风点
火，丧了你的良心！ 工厂垮了，资不抵债了，你还给人当枪
使，找个女人来跟我唱戏，不用想我都知道你们给人许了
什么愿！

这通骂，出自此时的方文贺之口，我以为恰到好处，
一个男人的血性和骨力，全部得到了释放，同时，它还引
爆出了方文贺内心深处的真挚情感。

现在再说说杨宝根吧，他与方文贺的认识起于偶然，
但这种偶然是寓于必然中的， 两个人的邂逅只是小说中
的细节，可以不作赘述。 而就精神层面来讲，他们的认识
是心性的吸引，这是道德的、品格的一种相互认同。 杨宝
根不只是代表了丝银堡的蚕农， 他更代表了整个江城的
养蚕人。 他的身上凝聚了传统农耕文明的精神血液：磊落
中见品性，勤劳中凸显良知。 而这些，皆系于他心中不偏
不倚的是非标准，即他自己认准的道!这个“道”于他而言，
就是忠义、 正直， 是一个普通农民最纯正的道德观的体
现。 正是基于此，他将淘金挖到的一枚鎏金铜蚕无偿捐献
给国家，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毫无半点非分之想，他行为单
纯，内心敞亮，“人们在传扬杨根宝事迹的时候，也会顺带
说说他的家风，比如勤劳致富，比如兴桑养蚕，也会顺带
说起他家那个养蚕十分了得、 还得了省三八红旗手的女
儿杨海玉。 ”这就是丝银堡的杨根宝，他活得人味十足、活
得坦坦荡荡。 当得知儿子海军，为了多卖几个钱，擅自把
茧子卖给外县，杨根宝的第一反应是愤怒，继而是痛心，
他这样数落儿子：

你从上小学老师就教你要爱国。 一个小老百姓咋爱
国？ 不就是听政府的话，勤劳致富，多生产，多打粮，多喂
蚕子！ 江城缫丝厂给了你亲妹妹一个铁饭碗，那个厂对我
们家那就是有恩的。 你的蚕茧，你就为了多卖点钱，不愿
意给江城做贡献，却要往外卖———你的道义在哪里？ 你对
不起养活你妹妹一家的那个厂，就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
政府。

杨宝根恪守的心中的那个道，是对世事的把握、对是
非判断的一个准绳。 他秉持着这个道，怕自己玷污，也怕
家人玷污，这或许带有某种认识上的狭隘性，但作为一种
观念形态的东西， 显然超越了自我、 超越了他的认知范

畴。 杨宝根用自己理解的道德哲学，去看世界、看社会、看
人生， 这种经验本身就浸淫着一个农民对生活持有的态
度———纯净素朴，本真自然。

《蚕门》 所设置的两个情境中的两个人物———方文
贺、杨宝根，他们虽身份不同、地位不同、境遇不同，但他
们的品格和操守却具有趋同性， 他们是那个特殊时代的
精神范本。 这是两个极其平凡的人，历史当然会很快将他
们忘却。 但小说不是复述历史， 小说是心灵的讴歌和抒
写，是对现实的掘进和真善美的发现。 方文贺、杨宝根的
离世，其实只是一段历史的谢幕，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随着缫丝厂改制的成功，新的启航开始，这不是对历史的
简单延续，薪火相传是精神价值的承袭，而在进入现实的
河道里，前景虽不可预知，但视线会愈来愈宽阔……

三

《蚕门》以江城为背景，富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故事
和人物，在悲欢演绎中，让我们看到了那些绽放在现实土
壤上的生命，他们是如何以自身的韧性和顽强，去直面生
活的艰辛和人生的压力。 小说的可贵还在于对人性的剖
析，在充满烟火的世界里，善与恶其实无处不在，但善毕
竟是主流，它的存在，才让世俗的生活平添了一份温馨与
感动。 《蚕门》将人性的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善与恶
的对决中，善渐渐凸显其光芒。 当然，善的存在，是以丑恶
与之互衬的，我暂且将这种“互衬”称作这部小说的“色
差”。 小说中的韩秋燕、韩青阳、销售科长老吴，代表了这
种“色差”的一部分，是丑与恶的表现，而与之形成对比
的，是一群代表善的力量，如方文贺、杨宝根、吕蒙、何立
秋、杨海玉、夏莉莉等等。 需要言明的是，这种所谓的“色
差”，是人性的“色差”，他们不代表人物的类型，即，没有
好坏之别。 单就拿韩秋燕、韩青阳姐弟俩来说，在人性的
价值取舍上，最终也出现了一种背离。 韩秋燕，刚开始给
人的感觉是尖刻的、自私的，她处处颐指气使，不把谁放
在眼里，然而，当经历了那场被骗事件后，她的内心深处
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自尊唤醒了她的良知，她不惜独自一
人前往深圳去寻找骗子。 韩秋燕跨出的这一步，自觉完成
了一种救赎的过程，无论前面她做错了什么，这关键性的
一步，都足以刷新我们对她的认识。 而作为同胞兄弟的韩
青阳显然不是一个单纯和简单的人， 他的自我优越感极
强，这个从乡镇副职一跃成为千人大厂的副厂长，并被组
织指定为方文贺的接班人的年轻人，他官场得意，人生际
遇顺风顺水，每一步行走的背后都有一双手推着他，这个
推着他的人就是他的姑父———汪汉江。 韩青阳从一开始
露面到小说结束，他都是一个不受待见的人，这个长相俊
俏的年轻人，他的坏，不是表面的，而是深入到灵魂中了，
他显然中毒太深，因此，他不可能像他的姐姐那样完成自
我救赎。 虽然他的这种坏，不能从政治上去定性，但从人
性上考量则完全可以将其归入丑和恶的一类， 可以肯定
地说，韩青阳是一个三观存在严重问题的人。 他后来虽然
没有当上副县长， 但却依然获得了一个政协副主席的位
置，结局似乎显得有点突兀……当然，这姑且算是我个人
的存疑，它无损于小说自身的成功。

《蚕门》是一部相对纯净的工业题材的小说，它以现
实主义的笔调，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初期到九十年代末期， 江城缫丝厂由新建投产到产销两
旺再到资不抵债这样一个盛衰的全过程。 江城缫丝厂在
计划经济时代，是宠儿、是天之骄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
到来，它的整个体制、经营模式，不可逆转地成为发展中
的阻碍和政府的巨大包袱。

小说精细地写出了丝厂在改革浪潮中的命运轨迹，
刻画出了一群普通劳动者可贵的精神面貌，同时，作者将
笔触由缫丝厂延伸到江城周边， 特别是一个叫丝银堡的
地方，通过蚕农兴桑养蚕的艰辛，道出企业的兴衰直接关
乎农业、农村、农民的利益，它们之间所形成的利益链，也
是改革阵痛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 《蚕门》写出了一种
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这种必然性在现实中最终得到了鲜
活的体现……

陕南山城安康，一江清澈汉水，被下游
的旬阳电站关闸，已在汉水上游的安康城区
初步形成静湖，总有多彩的祥云，爱恋着这
片区域，把秀丽的小城安康，萦绕得绚丽多
彩。

晨看淡云。 太阳还没升起来，汉江就腾
起薄薄的轻云，似纱，似练、似乳，在江面上
漂浮，漂着漂着，就溢了出来，朝江南江北蔓
延，平房、低楼都浸在淡云中，只有高楼耸在
云雾上，此时，连接江南江北的汉江一桥、三
桥 、四桥 ，宛如三条飞龙 ，在江面上时隐时
现。 桥上或明或暗的车灯，增添了动感。 远看
四周 ，山顶上罩着白云 ，有浓有淡 、有白有
灰，牛蹄岭端的云，纯白纯白，吞着高岭；龙
王山顶的云，扭来扭去的白练，把高耸的山
缠绕出几分妩媚，这时候，太阳从东方龙王
山升起来了，先露出一个红弧线，东边的云
就开始红起来；弧线越来越大，云越来越红；
直到露出半个太阳，云更红了，云片扩大了；
最后，整个太阳升起来，东边的云被烧成火
海， 红灿灿的阳光下是被淡云笼罩的安康
城。 这时候，四周山顶上的云升高了，一片一
片的云被照耀成深红、绯红、紫红、淡红、黄
红，罩在山城上空，汉江面上的云，不知道啥
时候散尽了，汉江、大桥、公园、山城都显露
出来，沐浴在火红的朝霞里。 这时，朝霞扑入汉江，汉江一片波红；慢
慢升高，波红缩小，直到一颗金灿灿的太阳跌入江心，满天的红霞慢
慢消失。 一江两岸晨练的安康人，还在举头望彩云。 摄影达人的无人
机，还在江面的上空飞旋。

午看白云。 升高的太阳挂在天上，有时候天上没有一片云朵，可
一片蓝蓝的天扣着一颗黄灿灿的太阳；有时候有好几片薄云追随太
阳，瞬间被燃没了；有时候三五朵棉花团厚厚的白云，前后簇拥着太
阳，簇着簇着，有的变成白龙，绕着太阳；有的变成白龙马，高扬着前
蹄奔腾；有的变成几座白山，靠着太阳。 不一会，这些云又变化了，直
到消失。

瓦片云，晒坏人。 鱼鳞云就是瓦片云，喜欢在中午关注安康，是
安康城区汉水上空壮观的云，底色是瓦蓝瓦蓝的天，布满粼粼白色
的云，与汉江一个方向排列，汉江是绿的，两岸的城是多彩的，呼应
着蓝天上的鱼鳞云，是何等的壮观。

有时候的鱼鳞云，形状就是一条大鲤鱼，笼罩的时间会长一些，
慢慢地，这条鱼就缩小了，最后成了一朵浮云，消失了，以后的几天，
会是郎朗的晴日。

晚看彩云。 夕阳映照下的彩云是美丽的，特别是刚刚形成安康
湖的这段景区，爱湖的安康人，早早地来到湖边，沐着清风，看湖面
的飞鸟，或者乘坐游船，畅游安康湖，赏一湖风景，观湖面日落。 夕阳
西下，金太阳变成红太阳，挂在西边山顶上，斜斜的夕阳，铺红半边
湖面，一边是红、一边是绿湖水，被晚风一吹，波光粼粼的湖面有一
条彩龙游动。 彩云下的二黄广场、亲水广场、汉江公园，都是赏云的
人们，踩着彩云，或清唱汉调二黄或跳起舞来或打水仗，体育公园的
夕阳红手提琴老年班子队，对着一湖彩云拉提琴，琴声惊了湖中盘
旋的鸟们，朝着不远处的湖边奠安塔树林飞去。

最美要看火烧云。 往往发生在雨过天晴的下午，偏西的太阳突
然从云层中出来，这一出来了得？ 先把身边的云燃烧、变薄、推开，再
燃烧远处的云。 山城安康，东有龙王山、西有凤凰山、南有南宫山、北
有牛山，群山环抱，头顶天不大，这一燃烧，整个天都是通红通红的，
就像噼噼啪啪燃烧的火海，红亮了一天。 火烧云下的山城，都在一片
红色中，却红的不同：红楼房血红血红，红的发晕、红的耀眼；白楼房
红的闪亮、红的发光；绿楼房红得发紫、红的起雾，至于黄色楼房，是
赤金色一片。 此刻的汉江，水灵灵的红，波光涌动的红。 高楼顶上，立
满看火烧云的人，举起手机，拍下美丽的瞬间，汉江两边，也是奔跑
着的人，追赶着头顶的火烧云，架着长枪短炮摄影设备的人，或拍下
山尖的云、满天的云，或拍下染红汉江的云、楼房上徘徊的云。 外地
的人们，若遇到了安康的火烧云，会大叫着、疯跑着、起舞着。 许多来
安康的中外游客，都是慕一江清水、一抹蓝天和常驻祥云而来。 一对
外国的情侣，立在汉江水边，背靠火红的汉水，做一个拥抱的姿势，
咔嚓咔嚓的闪光灯，亮了一方汉水。

安康的火烧云以整体美为主，很少有形状，一旦有了形状，那是
惊人的：一次的火烧云，满天是淡淡的红云，突然中间起了一艘帆
船，船身弯弯，周身金黄，船帆高立，帆面深红，荡漾在淡淡的红云
中，不一会，帆船变了，“船”飘向东，帆飘向西，漂着漂着停下来了，
慢慢地变成两条巨龙，一条金黄、一条绯红，龙首相对，浮在薄薄的
红云中，双龙下的人们，吼声一片。

清亮的汉江，美丽的山城，驻足的祥云，为勤劳的安康儿女聚力
建设幸福安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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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落叶黄，秋蝉藏，稻花香。
山村的丰收应该是什么景象？

没有翻滚的麦浪 ，
没有粗犷的草海， 没有
漫山遍野的橙黄橘绿 ，
它们只成群结簇地藏在

每一片田垄山腰， 是一处
处等待发现的小惊喜。
小的时候，秋收打谷，照例

要回一趟老家， 因为打出了新米，
家中长辈要叫已迁居进城的亲朋晚辈

回去“尝新”。
我的老家叫良田村，有一百多亩水田，

产出好吃的大米，即谓良田大米。
其实“尝新”只是一个由头 ，实则是借

机召唤族中各辈回家， 热热闹闹地聚上一
聚。 掀开米缸，手工打出的米里，有些微的
糠，还有砂石，要认真淘洗。 淘过的米加入
大铁锅，我要挤着抢着蹲坐灶门口，引火添
柴。 烧火，是对我具有莫大吸引力的趣味农
活，其次是打猪草、捡柴、瞎跑等。 脱离了监
管的城里娃匪性爆发， 钻山下河爬铁道桥
打娃娃仗，为此挨过不少打，身上常是乌紫
瘀青。

待第一遍水沸，要将米先捞出，用簸箕
滗出香浓的米汤水，沥在一个洗脸盆中，再
将半熟的米倒回锅中，换中小火慢焙。 等到

淡淡的焦香飘出，一锅新米便煮成熟饭，然
后堂屋院坝筵开锦绣，行令饮酒。

到了晚上，秋老虎褪去，院坝被月亮照
得清朗，大家围坐成一个半圆，大人摇着蒲
扇闲谝，娃娃们躲猫猫，为了不被找到，甚
至有钻进鸡笼里睡着的，被找到时，一身鸡
屎臭。

就这样，吃完喝完，玩到尽兴 ，临走时
再驮上一口袋，是下一个阶段的家中口粮。

简直太快乐了。 为了“尝新”，在稻穗摇
黄时， 农户邻里要相约组织壮劳力互相帮
助，男的下田打谷，能干的女子就在家中准
备硬扎饭菜：一大锅饭，至少四菜一汤，菜
量要大，肉要多，还要备上白酒，犒劳“点活
路”。 一天的劳作下来，既颗粒归仓，又酒足
饭饱，人与人交织，乡情味满溢。

虽然不解“丰收”的深义，但隐约知道
这些开心、团聚、热闹、有趣，大概全部都是
因“丰收”而衍生。 后来，读书的学子学业渐
忙，要参加高考，要外出求学，要找好工作，
要成家立业，要买房买车，要升职进步……
要被快节奏的时代全方位席卷裹挟。 “丰
收”只能加引号使用，多数代表着对年终奖
的评判，而田野里的丰收，变成了手机上的
图片新闻，视频里的播报画面，如天之遥。
老家已经全部盖了砖楼，小孩子们在一起，
也只是各玩各的手机平板， 没有谁屑于玩
躲猫猫这样幼稚且无意义的游戏， 没有谁
会因砍错了柴、打不够草挨打，也没有谁会
往鸡笼里钻。 铁路都围了边， 不再允许靠
近。 打谷子用的是抽水机、收割机、脱粒机、
烘干机，全机械化操作下，无需再走家串户
约“点活路”，也不用给工人们准备丰盛的
晌午饭。 谷子运到加工厂点，抽几支烟，就
可以直接装上一袋一袋的新米回家了。 我
教孩子煮饭，已经不再需要淘米这道工序，
只用将米倒进电饭煲，再看刻度加好水，按
下煮饭按键即可。

田地越来越安全，乡亲越来越富裕，但

是童真也逐渐远去。 兄弟姐妹们四散天涯，
人与人越来越割裂， 现实生活中尽量不打
交道，只想隔着屏幕保持距离。 再忆幼年时
光， 时常令人恍惚， 分不清那些纯真的场
景，究竟几分属实？ 这是真实存在，还是演
绎虚构？ 是否只因成年后积攒的焦虑不安，
所以给童年记忆都加了美颜滤镜？ 还是如
《那些花儿》所唱：“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
难辨真假”？

直到走进秋收的草池湾。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镰刀铡过的稻

草，塑造成胖胖的朱鹮形制，阳光从草间的
缝隙穿过，丁达尔效应散射出细缕光芒。

“拌桶二人抬下田， 手捉谷把桶壁拌，
丙嘣声中谷粒脱，打谷人流满身汗。 ”

乡音和着汗水在山谷间回荡， 伴随有
节奏的吆喝声，一粒粒稻谷归仓。

都回来了。 丰收在这里，是一种真实可
见，伸手可及的幸福，是那种久违的被发现
的惊喜，是脚踏实地的安心触感。 此时的草
池湾，正在为“渔稻丰收节”作准备：春耕餐
厅正在分装有机稻米； 草地上撑起了露营
基地； 朱鹮日记咖啡厅里散发着烘焙的醇
香；池畔的“自然之家”酒店星星点灯；米酒
工坊里，一切按步骤自然发酵；鱼塘闪着微
光； 露天的小合唱台笼罩在紫金的晚霞中
……多年前发出的子弹， 在这瞬间完成了
命中的闭环。 华夏儿女，农耕民族的祖祖辈
辈，就是这样扎根在田野里，生息，繁衍，从
远古到现在。 掂量这一袋新米，不仅是田地
的产出， 也是一乡一族仍然生机荣旺的象
征。

稻是玉针香， 鱼是夏花鲤， 月是天上
月，人是心上人。 原来丰收是可以如此真实
又入微细致。

因为在草池湾，得以重拾人间意趣，所
以希望时光在草池湾，慢一点，再慢一点。
亟待中秋之夜，唯愿当歌对酒时 ,月光长照
金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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